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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大雪覆盖着茫茫的草原。
草原的道路被堵塞住了。
凡眼力所及的地方,到处都是平平的、白白的,几乎分辨不清

哪里是山,哪里是沟,好像大地是一块又大又厚的羊毛毡。
去年冬天,不同往常。十月初,牧民们刚打完过冬的畜草,还

没腾出空来从草场上拉回家去,就连续下了三天三夜大雪;那真是

名副其实的大雪,每片雪花都有蝴蝶大小。下过雪,又暖和了两

天,畜草全被雪水泡湿了。牧民们踏着泥泞的道路,到草场上去翻

草,但是就在那天夜里,突然又刮起风暴,雪水结成冰,畜草被埋在

冰雪里。牧民们不由得皱起了眉头……
从那以后,还下过几场大雪,地面上的积雪,都能没下马膝;那

雪的表层掺杂起北风吹来的尘土,变得一天比一天更为坚硬,野兔

从上面跑过去,只留下斑斑点点的痕迹,而不会陷进腿去。雪,本
来是很轻的物体,但是覆盖在草原上的雪层,却显得那样的沉重,
沉重,以致大地被它压得都有些受不住了!

严寒、风暴、冰雪……
冰雪、严寒、风暴……
使人很难想象,在这里,在这被沉重的、残暴的冰雪统治着的

大地上,会曾经有过万物重生的春天,百花争艳的夏天,和金黄灿

烂的秋天……
在严寒季节,一切都变了样,整天刮着白毛风,天空是混沌沌

的,看不到一丝明亮的光线,就像古代暴君的脸上,永远没有开朗

的微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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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不能再冷下去,雪不能再下了!

冰雪的势力是强大的。敖拉玛河坚固地封冻着。从外表看

来。它已失去河流的特色,与大地一样,也是披着雪衣,只有熟悉

这一带地形的老马,来到它的岸上,才习惯地踌躇不安起来。当它

们走在它的冰面上时,每一步都是试探地、提心吊胆地迈动,偶尔

听见哪怕是最微小一点冰的破裂声,也要立刻惊慌失措地后退,用
它那挂着铁掌的前蹄,在冰上惊恐地嗒嗒乱捣,直到发现冰层并没

有破裂或者流动时,才渐渐冷静下来。夏季,这条深浅莫测的河,

叫它们吃过的苦头已经够多了。

从前,草原上流传着这样一支歌:

下雪了,天冷了,

蓝色的湖结冻了,

黄色的河结冰了,

草原上没有流动的水了。

草原上,果真没有“流动的水”了吗?

如果你只看见眼前那挂着冰霜的柳树枯枝,或者一半埋在雪

里,一半露在外面,在晨风中摇摇欲折的荒草,也许会产生一种错

觉:这里的一切都被冰雪窒息了。

然而,任凭怎样寒冷的冬季,它也只能封冻草原的表层,而草

原在她黑色的躯体中,却永远孕育着生命,如同一位辛勤的母亲。

在这冰雪的世界上,特古日克村西边,那眼白音布拉格清泉,

一直顽强地向察哈尔大地倾泻着暖流。泉眼是在山坡上,来到它

的近旁,犹如走近了火山,那里一片气雾,腾腾升起,在晨光中,闪
现出五颜六色的光辉。泉口附近长满了青苔,水底还生有绿色、红
色和橙黄色的植物。看见它,你会忘记严寒的季节,会感觉到生命

的力量是多么顽强而不可抑息! 那清澈的水,从泉眼跳跃地涌出

来,起初像是寻视方向似的,打了几个转儿,随后径直便向远方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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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。它那愉快的喧闹、清脆的歌唱,是向周围的严寒和冰雪的示威

与挑战!
白音布拉格泉水,流出大约一里多地,就潜入了敖拉玛河的冰

层下面,那里温暖如春,有鱼儿群群游动。当人们看见冰下这幅生

机勃勃的生活图景时,才会明白:世间季节的变化,寒与暖的交替,
并不是完全依靠大地以外的力量,而主要在于她内部永不灭息的

热力。
河水在坚厚的冰层下面流着……
当然天气变冷时,冰层还会加厚的。但是这段时间很快就会

过去。大地的热力,向它顽强地抵抗,结果严寒退却了,削弱了;而
正在这时,洼地里的春草,穿过半解冻的土地和正在融化的积雪,
从这里或那里冒出她那娇嫩的、毛茸茸的、新绿的头来,向人间透

露春天的信息。
一九四七年的春天,是以一连串的好天气开始的。
山坡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了。雪水汇合成条条小溪,向平坦的

草原流去。草原上飘散着初春融雪的湿味,和杂草醉人的芳香。
太阳撒下她那金色的光辉,使草原显得格外恬静、柔和而又有几分

寥远的神秘!
但是,每天下午,从远方沙丘吹来的黄风,把这种和谐的气氛

一下就破坏了。风刮得牛圈的栏杆吱嘎山响;从蒙古包天窗吹进

来一团团沙土、草叶……直到淡薄的暮色降临时,才得终止。
随着夜幕的降落,世界的灯火———月亮,升了出来。
月夜的银白色的寂静,笼罩起初春睡意浓重的草原……
俗话说,春夜的觉,比蜜还甜。但是,斯琴在天刚蒙蒙亮时,就

醒来了。她是被一场噩梦惊醒的。
……仿佛是在夏天,天气闷热,她光着脚,到草原一棵老榆树

下,仰卧纳凉。身边是一片柔软的青草,触在手上,使她感到仿佛

是在抚摸铁木尔那多毛的手背,她转过身,抓住一把青草……但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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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中的青草突然蠕动起来,她忙撒手一看,是一条毒蛇! 她忙跳起

来,抽出腰刀去砍,嚓地一声,蛇身被砍成了两段;但是那被砍断的

两段蛇身,依然蠕动,不一会儿,竟又接连到一起,又复活过来,顿
时,蛇身比原来的大了好多倍,它张嘴吐舌,向她猛扑过来! ……
她吓得一声尖叫,惊醒过来。

“孩子,怎么啦?”
她的父亲道尔吉老人,被她的喊叫声惊醒,忙坐了起来。
“爸爸,没什么,我魇住了。您睡吧!”
“唉,打仗的年月,谁不叫噩梦惊醒几回呢? ……该死的国民

党! ……”
老人不安地、愤懑地叨咕着,重又睡去。
斯琴再也不能入睡了。梦中毒蛇的影子,一直浮现在她的眼

前。人们常说:“噩梦是不吉祥的预兆。”可她接二连三地经受了多

少灾难,难道今天又有什么不吉祥的事情降临? 她凝视着从蒙古

包门缝透进来的银白色曦光,想到已被国民党抓走了好几个月的

铁木尔,也想到周围的许许多多的人,她不敢设想他们当中有谁会

遭受不幸! 最后想到放在草原上吃夜草的铁木尔那匹黄骠马,莫
非它遇到了狼群? 她有所预感地穿上袍子,挎上手枪,惟恐惊醒爸

爸,轻轻起身,蹑手蹑脚地去开包门。但门一响,爸爸又醒了。
“这么早,你到哪儿去?”
“到草原上去找马,吃了一夜草,该牵回来饮水了。”
得到爸爸的默许,她走出门来,回身将门关好,便向草原走去。
现在,斯琴已经不是普通的牧民妇女,而是明安旗武装工作队

队员了。
去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,入冬之前,在察哈尔草原南部

地区,敌我曾进行两次大的较量,使敌遭受惨重损失。为了诱敌深

入,在对我有利的草原地带继续歼灭其有生力量,我骑兵十二师主

动撤出草原南端的明安旗,在靠北面的厢白旗沙拉更庙一带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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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根据地,一方面抓紧时间进行部队整训,一方面继续与敌作战。
入冬后,敌军畏缩在张家口、张北、多伦、宝源等城镇,正在聚

集力量,显然是要在今年天气转暖后,向我锡、察地区大举进攻。
现在正处于敌我双方相持阶段。为了及时掌握敌情,并继续作好

明安旗的群众工作,在我大部队撤到北部草原以后,由中共察哈尔

盟工委和骑兵十二师派出一个武装工作队,回到了明安旗。工作

队由张彪任队长,旺丹和爬杰为副队长,共二十多人,斯琴就是其

中的一员。
在明安旗,我群众基础好,除工作队员之外,还由一大批牧民

积极分子,组成了一套完整的情报通信网,所以对敌占城镇和南部

草原的情况,盟工委和师部都能及时了解。
去年秋季,国民党大举进攻草原时,斯琴的爱人、我们草原的

利剑,勇敢的铁木尔,中敌之计,被敌人抓走了。斯琴听到这个不

幸的消息之后,愤然回到村里,放火烧了住着敌军的三座蒙古包,
烧死了敌团长一名,立了战功,受到师部表扬。当时,她就作为一

个战士,离开了家乡、美丽的特古日克村,跟大部队退到北部草原

去了。
两个月前,武装工作队回到明安旗时,因她对这一带的情况熟

悉,领导上便派她跟随张彪队长等又回到明安旗家乡。一转眼,两
个多月了。在这期间,除有两次小股敌军进入草原骚扰外,还没有

发生过大的战斗。不过张彪同志多次说过:各种迹象表明,在这一

带有敌特活动。根据当前的具体情况,武装工作队改变了活动方

式,有分有合,平时住在自己家里或者牧民家里,分头做群众工作,
了解敌特活动线索,一有情况,立刻集中,统一行动。所以,斯琴就

跟爸爸一起,住在自己家里。
拂晓时分,草原上静悄悄的,只有一阵凉风掠过草梢,发出轻

微的啸声。晨风湿润、凉爽,即使最贪睡的人,叫它一吹,也会立刻

清醒、振作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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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春,山洼里最先发青,春天第一期鲜花已在那里悄然开放。
马儿都爱到那里去吃嫩草。斯琴直奔黄骠马习惯去的南山洼走

去。
南山洼! 去年比今天稍早些时候,铁木尔回到家乡来、遭到斯

琴的拒绝以后,他不是也像今天的斯琴一样,孤独一人,来这里悲

痛地沉思过吗? 事过很久以后,斯琴才听说这件事。可是还不到

一年,他们就又分离了,而且这一次他是被国民党抓走的,十有八

九可能是永远分离了! “永远”这两个字,有多么可怕啊! 起初,她
一想到它,吃不下饭,喝不下水,即使在几个月以后的今天,想到那

两个可怕的字,心依然像刀割一般地剧痛。她现在只有等待,等
待,一旦得到铁木尔与她永别了的可靠消息,那时她不能一个人活

下去,她已经准备好怎样去为铁木尔讨还血债!
每当回忆起去年春天她对铁木尔那样冷酷无情,她便产生一

种犹如母亲无故伤害了孩儿那样,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悔恨与痛心。
如今,她只能精心地饲养铁木尔留下的黄骠马,借以消减内心的忧

闷和痛苦。
她来到南山洼时,曦光微茫,隐约可见黄骠马吃饱了夜草,在

闲散地游荡着。它不断地低下头去,用嘴唇蹭磨地面。因为春季

阳气上升,马身有火,嘴唇肿痒,马儿借此解痒。
黄骠马看见主人,便撒娇地喷着响鼻,向她跑来。她也迎过

去,伸手替它顺了顺夜寒未散的皮毛,慈爱地说:
“吃饱了? 嘴唇发痒,是不? 来,我给揉一揉。你呀,总是跑出

这么远,怪叫人担心的。”
她揉了几下马唇之后,跨上马背,往回走。来到山坡上一棵大

树底下,勒住了马。
从前,她跟铁木尔经常在这棵树下纳凉、谈心。有时她先到

来,就爬上树去,不叫他看见,故意惹他着急,直到他等得不耐烦

了,她才突然像老鹰似的从树上跳下来,格格格笑着用手捂住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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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睛……
现在,她想回味一下当年的欢乐,从马背上站起来,两手抓住

树杈,一蹬脚,上了树。马儿走到一旁,边吃草边等候它的主人。
她爬上树,无论怎样努力,当年那欢乐幸福的感情,再也回不

到她的心中。她眺望着朦胧、灰暗的远方,情不由己地轻声唱起一

支思恋情人的民歌:

珠瑟莱山哟,
多么遥远!
它那银峰上,
云儿弥漫!

做梦的时候哟,
你在我身边;
醒来的时候啊,

一人孤单单!

珠烈赫山哟,
多么遥远!
它那金峰上,

雾儿弥漫!

做梦的时候哟,
我在你身边;
醒来的时候啊,

一人孤……

她突然中止了歌声。她看见山洼南边出现了一个人影,影影

绰绰看不清是男是女。那个人步伐很快,也很可疑,跑两步回头看

一眼,好像后面有狼追着似的。“这么早,这是什么人?”斯琴警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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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握住手枪。经过几个月的战斗生活,她变得老练一些了。她冷

静地考虑着,如果是敌特应该怎么办,或者是个陌生的赶路人,又
该怎么办? ……奇怪的是那个人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地径直向

她这里跑了过来。莫非那个人刚才看见她上树了吗? 她由怀疑渐

渐变得恐惧起来。那个人越来越近了,斯琴贴在手枪把上的右手

微微颤抖着……
那个人身穿一件破旧的蓝长袍,没有扎腰带,用一块黑布蒙着

头,跑到斯琴站的那棵大树底下,气喘吁吁地停下来,从黑布里露

出两只猫眼,既警觉又恐惧地向四周环视良久,突然扯掉蒙头布,
露出一张狰狞、灰瘦的长脸,蓬乱的长发披散在肩上;原来是个女

人! 斯琴屏住气,仔细看去,只见那个女人的左边眉梢上,有个黑

痣,这是一张多么熟悉的脸哪! 然而由于她过分出乎意料的出现,
反倒使得她一时想不起这是谁。正在这时,那个披头散发的女人,
困倦地仰起脸来打了个啊欠,这一下,斯琴千真万确地认出她来

了! 这使她全身一抖,不由得惊愕地一张嘴,幸亏忙用手捂住,才
没喊出声来!

那个人,不是别人,是旺丹副队长早已死去的老婆———卡洛!
去年秋后,国民党进犯草原时,卡洛跟国民党军官无耻地鬼

混,后来叫旺丹的弟弟沙克蒂尔听说后,把她拉到沙坨子里枪毙

了。这是尽人皆知的事。但是她———卡洛,怎么会活了,而且竟然

就站在她的脚下! 斯琴的脑海中,突然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字:鬼!
顿时,全身毛骨悚然,紧张得几乎摔下树去,她下意识地紧紧抱住

树身。她不敢再睁开眼睛去看它———鬼! 披头散发的鬼! ……
过了一会儿,当她鼓起勇气睁眼看去时,那个鬼模样的卡洛,

已经无影无踪,只有黄骠马还在原来那个地方昂然站立,任晨风梳

理着它的长鬃。
刚才发生的事情,又像一场噩梦! 奇怪呀,噩梦一场接着一

场:被砍断的毒蛇,复活过来;被杀死的卡洛,重又复生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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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,卡洛的出现,不是梦! 她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,而且树下

地面上,还留有她明显的脚印。
人,总是事后才变得聪明。她开始悔恨起自己来:“为什么刚

才不把她叫住,问个明白! ……鬼,鬼,鬼,唉,还算是个革命战士!
呸! ……”

起初,师里组织武装工作队,从北草地回明安旗来工作的时

候,张彪队长就不愿意带她来,他说过:“不用跟别人比,就跟欧阳

相比,斯琴也还缺乏锻炼。”当时她不服,气哭了,心想:欧阳同志各

方面表现确实不错,一个在大城市长大的姑娘,来到草原经受风霜

雨露干革命,的确不简单。但是,我斯琴不是烧死过住在我们村里

的国民党团长,做出过震动整个明安旗的英勇事迹,受到过师长和

副政委的表扬吗? ……可是现在,斯琴擦了擦一手凉汗,跳下树来

时,惭愧地想:“张彪同志说得对,我真比不上欧阳。欧阳年纪比我

小,可人家从来不怕神怕鬼的,如果刚才是她看见卡洛,一定会跳

下树来问个明白,卡洛要是想跑掉,她一定会向她开枪,可我呢?
还被迷信神鬼的思想缠着,甚至吓得连眼睛都不敢睁开,白给你发

了一支手枪! ……”
她牵着黄骠马,懊丧地往回走。一路上,都在为自己的懦弱和

迷信而羞愧着,苦恼着。她想:“干革命,就不能迷信。过去好心的

笃日玛教给我不伤害生物,看见血就要扭过脸去,可是去年,我亲

手烧死了那么多敌人,老天也没有把我怎么着,刚才为什么又想到

鬼呢? ……回去后,怎么向张彪队长报告? 能够说,我看见了鬼,
吓得没敢睁开眼睛吗? 那样他也许又会提起不如欧阳……”

黄骠马好像理解主人的烦恼的心绪似的,把头轻轻贴在她的

胳膊上,默默地跟她走着。
然而,懦弱绝不是斯琴性格的本质,这只是旧的生活在她心灵

上留下的一丝阴影。她的本质是倔强不屈的,尤其是铁木尔被捕

以后,她努力在任何一件事情上,都以他为榜样,“绝不给铁木尔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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脸!”这是她坚定的誓言。
她发现路上有新踏出的脚印。看来那个似鬼非鬼的卡洛,还

没跑出多远,如果紧追,也许能赶上她。斯琴立刻纵身上马,掏出

手枪,顶上子弹,向山后驰去。
她码着卡洛留下的脚印,一直追到村头。在那里,畜群踏乱了

道路,卡洛的脚印也看不清楚了。她勒住马头,在那块地方焦急地

打转转。那个家伙分明是进了村里,可是村里各家各户,有的刚刚

拉开蒙古包天窗,有的连天窗还盖着,没有一家点着烧早茶的烟

火。她警觉地向贡郭尔家望了望,他家的几座蒙古包都盖着天窗,
五间砖瓦房的门窗,与前几个月一样,全用木板钉着。村里完全不

像有外人进来过。她不知怎么办是好,去问一问莱波尔玛姐吗?
如果莱波尔玛知道卡洛复活,早就会告诉她了。再说,现在莱波尔

玛是作为牧民积极分子,留在村里执行任务的,她的任务就是给工

作队报告这一带的各种情况,和给部队及时传送从南边送来的情

报。最后,斯琴决定还是先找张彪队长,把刚才发生的事情,如实

报告给他。
她打马向张彪的住处,飞奔而去。
曙光染红了草原;大草原就像一张少女羞怯的脸儿。在这清

晨宁静的气氛中,斯琴那急促的马蹄声,如同在悠扬的马头琴曲

里,加进了一阵强烈的锣鼓点,显得很不协调。然而,在战争年月,
完全和谐的气氛,在生活中是不常有的。

张彪来到草原工作,已经一年多了。起初,给苏荣同志当警卫

员,后来部队撤退到沙拉更庙进行整编时,他当了连长。不久前,
领导上又任命他为武装工作队队长,被派回明安旗做群众工作。
出于工作需要,领导上给他派了一个警卫员,就是那个当过喇嘛的

小战士萨扎卜。张彪自己是当警卫员出身的,现在身后也有了一

个寸步不离的影子———警卫员,总是感到不习惯,所以日常杂活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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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都是他自己动手干。这个河北农民的儿子,如今却像个草原家

庭主妇似的,每天总是早早起来挤奶、熬茶。他已经完全习惯边塞

生活了。
今天早晨张彪醒来时,小萨还在酣睡。他看了他一眼,心想:

“叫他睡吧!”自己穿上衣服,出门去拉开天窗的盖毡。
小萨本来已经听见了张彪开天窗的声响,但他贪睡不想起来,

故意吧嗒了两下厚嘴唇,装作睡得正香。这个小萨,与其说他是警

卫员,倒不如说他是被警卫的人员。平时他挎上张彪的手枪,神气

十足,一到紧要关头,张彪就把手枪要回去,反来保护他。在张彪

看来,萨扎卜勇敢、单纯、聪明,但总还是个孩子。参军前,他的脑

海,如同一张白纸,对革命、战争,没有一字的记录。他只因厌恶单

调、孤寂的喇嘛生活,讨厌他的经师那张阴森、死板的面孔,才从庙

里逃出来参了军。像他这般年龄的人,就像不识路的小马驹,你牵

到哪条路上,它就顺哪条路走,不管那路上有沼泽或是陷阱;如果

牵到另一条路上,它的命运又会是另外一种样子。不是吗,在庙里

当喇嘛时,他像聆听慈母的训言似的,虔诚地接受经师灌输给他的

一切宗教信条。一年四季,不管风雪雨雾,只要听见作朝拜的海螺

声,他就迫使自己霍地爬起来,向殿堂跑去。要不然老佛爷就不承

认你是忠实信徒了。参军后,他却完全变成了另一种人。宗教那

层薄薄的迷雾,被革命的风暴吹得片丝未留! 他嘲笑那些至今依

然迷信宗教的人们,而且用种种举动,把那种嘲笑之意表现出来。
这虽然是一件小事,但像一根导火线,由此而引起了各种争论与事

端,甚至牵连到了苏荣和张彪,以致由此而造成这两位老首长与老

部下之间的关系,十分紧张。
那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。
有一次,张彪和小萨住在一位牧民老太太家里,那位老太太每

天晚上,点着佛灯,叨叨咕咕地祷告,叫人睡不安宁。小萨憋了一

肚子气,第二天他在那位老太太面前,掏出他从庙里带出来的小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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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,故意用小刀先剜它的眼睛,后削它的鼻子,而且还悠然自得地

吹口哨给那位老太太听。这一下把那位老太太气坏了,她当时就

一把揪住小萨的耳朵,赶出了家门……没过几天,群众里散布起种

种谣言:有的说,张彪怂恿他的警卫员,侮辱佛爷;甚至还编造说,
有一次张彪拿泥佛像打了过路的狗……谣言越传越离奇! 对于这

些,张彪根本没当一回事,听后一笑了之,而且还安慰小萨说:“我
们干革命,搞阶级斗争,就不能老是强调民族地区的特殊性,连牧

民当中的迷信落后思想都不敢碰一碰! 在我家乡的解放区,早就

没有人敢当着八路军的面点佛灯、磕头祷告了。你做得没错,别怕

那些议论!”
小萨一听很高兴! 张彪同志是老解放区来的,革命工作有经

验,他说没错准没错!
可是,为这件事苏荣副政委却严厉地批评了张彪……
前几天张彪回师部汇报工作。散了会,等别的同志走完以后,

苏荣副政委留住张彪,问他:
“你的警卫员拿刀子削佛像的事,是真的吗?”
张彪笑着答说:
“那还有假? 小鬼思想进步得很快哩!”
一听他这句话,苏荣把两条浓眉猛然往上一挑,狠狠地瞅了他

一眼,但为了控制自己的情绪,先没说话,只是不停地来回踱步。
张彪一时不明白副政委那满面怒气是由何而生。他茫然站在

原地,不动声色。
“什么进步,简直是胡闹!”苏荣严厉地批评道,“听说你还鼓励

他那种幼稚、荒唐的行为。他是个孩子,可你是个老同志,你要对

这件事在群众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负责!”
“不良影响? ……”
“是的,影响很坏!”
“副政委,我不理解您的批评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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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可能不理解,因为你忘记了我们是在民族地区工作,应当

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风俗习惯。”
“信神信佛,依我看,一不算风俗,二不是习惯,迷信就是迷

信!”张彪争辩道。
“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信仰自由的问题!”苏荣这么说着,突

然又问他:“你什么时候回去?”
“吃过晚饭就走,趁夜赶路。”
“那好,晚上我送你上路,那时咱们接着谈。”
苏荣对张彪是了解的,这位从老解放区来的贫农的儿子,对党

的事业是忠诚的,他有一股把工作做好的热情,但是虽然到草原上

来已经一年了,对已经变化了的工作与生活的新环境,却总是有些

不适应。派他当武装工作队队长回明安旗工作,本来也有给他一

个在实践中锻炼的机会的用意,但看来效果不大。苏荣作为一个

政治工作人员,晓得用现在这种你一句我一句的争执,解决不了他

的思想问题,应当给他一些思考的时间,所以约定晚上继续谈。
晚饭后,苏荣前来给张彪送行,她替他牵着马,二人在晚霞染

红的草原上,并肩缓步向前走去。
当警卫员的一看就明白,两位首长一定在谈重要的事情,小萨

扎卜离他们稍远一些,慢慢跟随在后头。
从师部回来以后,张彪立即召开全体队员大会,但只传达了苏

荣副政委对于他们工作开展缓慢的批评,其余的事,只字没提。看

得出,他思想上的疙瘩还没有解开……
他与苏荣副政委之间产生一些隔阂,还有一些别的原因。
去年刚到草原工作时,他对苏荣同志是尊重的。后来,闯出来

了一个欧阳。她刚到草原上,便以少女纯贞的心,狂热地爱上了勇

敢的战士铁木尔,不久,斯琴出现了,紧接着铁木尔被捕……欧阳

的心受到了创伤,爱情的隐痛使她半年来一直躲避着一切可能发

生的新的爱情;然而,就在这时,张彪却以更大的狂热开始追求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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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,对她处处体贴,事事关照,用种种方法表示爱慕之情,但这些都

一一遭到刚刚受过爱情创伤的欧阳有礼貌的拒绝。她像旷野上的

一只小鸟,任你怎样追逐,也捕捉不到它。一个是狂热的追求,一
个是坚决的回绝,一时间搞得“满城风雨”! 为此事,苏荣提醒过张

彪,叫他注意群众影响。这本来是完全出于同志之间的互相关心,
却被张彪误解了,他心想:“要不说一个小小年纪的欧阳这么难攻,
原来是你在里头作梗!”为此,张彪心里一直不痛快,但也不便于

说,所以旁人也不知道。上次组织明安旗武装工作队,张彪提名一

定要叫欧阳参加,报到师部,苏荣副政委不同意,说欧阳不熟悉当

地情况,便派斯琴替换了欧阳。张彪认为这分明是副政委不叫欧

阳跟他接触。这一次他可真往心里放了,背地里发过不少牢骚。
苏荣也曾听说张彪思想上有些疙瘩,所以那一天临别时,她特

意把他送出很远,耐心地向他讲解当前形势和我们的工作方针:严
冬结束了,春天已经到来,我们积极准备反攻,敌人也在准备发动

进攻,敌我较量必然是在明安旗一带进行,所以做好明安旗的群众

工作,就格外重要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,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

量,把草原的南大门———明安旗稳定住,这对未来的战局将有很大

意义。临分手时,苏荣握着张彪的手嘱咐说:
“前一段时期,你们的工作开展得缓慢了一些,希望你们从现

在起抓紧时间!”
张彪一路上闷闷不乐地想:“好吧,我要大刀阔斧地干一场,改

变你对我工作的这种不公正的评价!”……
在全体工作队员大会上,大家反映了不少问题,其中最重要的

是有些群众轻信敌特散布的谣言,甚至有极少数人,赶着牲畜投奔

到敌占区去了。
瓦其尔巴彦的大儿子旺丹,现在已是工作队副队长,他激昂慷

慨地斥责这是叛乱活动! 他说:“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,立即扑

灭这些叛乱,不然,日后小祸变大祸,小叛乱变大叛乱,其后果不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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